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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基层公共事务管理和决策领域中，男性和女性的参与水平仍然具有突出差距。国家强调要促进妇女的

高质量发展，并具体指出基层管理与决策领域中妇女成员应提高的比例。然而，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中的内容，可知城市居委会中妇女比例与男性几乎持平，而农村村委会中妇女比例远远低于男性，

基层权力的性别分配在城乡之间呈现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对于实现男女平等和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

不利影响。因此，本文将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城市和乡村两性差异比较的角度出发，再结合性

别差异的理论视角，来考察和讨论城乡基层管理与决策领域中的权力分配的性别差异情况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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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re is a highlight gap between the level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men and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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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area of grass-roots area administr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emphasized the urge 
needs of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omen, and has released specific numbers of 
the proportions of women in the area of grass-roots area administration. However, according to 
some of the concrete contents in the Outline for Women’s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can be found out 
that the concrete proportions of women members and leaders in urban area is almost as same as 
men, while the situation is very different in rural area where has less women members and leaders 
than men. Thu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gender distribution of grass-roots powe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kind of differences will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and discus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grass-roots power between ur-
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differences be-
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comparing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gender differ-
ences and comb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previous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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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马克思(1979)曾说过，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1]。在我国，党和国家的发展一直

与妇女事业紧密相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保障妇女平等的政治权利，一直坚持男女

平等是基本国策。新中国仅仅过去几十年，中国妇女的解放程度达到了西方历经百年女性解放运动才有

的水平[2]。但也有学者表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妇女参政是为民族解放事业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妇女发展工作是工具性的[3]。因此，妇女参政的发展历程不断经历起伏，直至今日仍然没有实现理想的

性别平等局面。 

2. 基层治理中的妇女参政差异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妇女经历了一段参与政治的高峰

期[4]。在乡村，人民公社制度给农村妇女带来了走出“小家”，参与到集体的“大家庭”中的机会[5]。
在城市，百废待兴之际，许多非单位的居家妇女由新中国政府集中起来组成居委会，帮助管理城市基层

社会[6]。然而，封建父权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当政府的推手撤离之后，基层的权力吸引了

更多的男性加入竞争，妇女在基层政治领域中的参与水平也慢慢回落。尤其是在乡村，乡村妇女难以触

及核心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即使是妇女干部也总处在权力领域的边缘地位[7]。城市的情况孑然不同，

改革开放以后，社区治理逐渐成为城市社会治理的基底。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女性参与者的比例甚至超

过男性，几乎顶起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半边天[8]。 
随着城乡发展的二元化持续存在，妇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城乡差异问题也较为突出。具体表

现为乡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比例和程度一直与男性之间有较大差距，而城市妇女与男性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的比例和程度却近趋平衡。从实际数据出发，根据国家统计局前后发布的三个十年的《中国妇女发

展纲要》(以下简称为《纲要》)中内容显示，城市居委会和农村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成员比例和担任城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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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主任的女性比例一直在稳步攀升，而担任农村村委会主任的女性比例则成长缓慢。国家统计局在最

新的《纲要》中发布，截至 2021 年，居委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为 54.4%，比上一年提高了 2.3 个百分点，

居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则为 41.4%，比上一年提高了 2.4 个百分点。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 26.8%，比

上一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仅为 11.1%，只比上一年提高了 1.3 个百分点。该统计

结果较为符合《纲要》中对妇女参与基层决策与管理的期待，但也直接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实际问题。

今天城乡基层政治领域中妇女掌握权力的程度仍然低于男性，而乡村妇女权力参与乡村社会基层治理情

况与城市之间具有较突出差距。想要改善这种情况，首先必须要搞清楚在城市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之间

的，直接或者严重影响妇女权力参与的影响因素，并探索这些影响因素与造成结果之间的运行关系。目

前，这种研究内容在学界内仍然是较为欠缺的，因此也更加为本文的研究增加了研究可行性。 

3. 基层权力的性别分配差异及影响因素 

农村与城市妇女在权力参与基层政治中的差距情况，不仅是自私有制出现以来的长期性别关系问题，

同时也是发生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崭新的由于城乡二元化发展而导致的妇女群体内部分化现象。

城乡的二元化发展是指，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渐拉深，城市具有更多的政治

资源和经济资源，能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产品[9]。随之带来的还有城乡之间社会文化、两性关系

等各方面的差距。由此可见，提升妇女高质量发展水平，以及缩小城乡之间基层权力分配的性别差异的

差距，都将是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接下来，本文将梳理前人关于基层妇女权力参与情况的文献，并为

发现导致这种城乡差异的“病因”提供研究基础。 
首先从国外研究界来看，国外将女性地位和女性参政作为学术性的研究对象起源要更早，并且也率

先得出了许多研究成果。许多国外学者共同认为妇女的参政生涯受到社会、经济、结构、制度等多方面

的因素影响，同时还发现基层领域一般是妇女的参政兴趣和能力表现最集中的地方之一[10] [11] [12]。另

外，国外对国内妇女参政的研究总会受到中国历史研究和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限制，以至于不能全面深

入的探索中国妇女的实际参政情况[13]。 
从国内丰富的研究内容上来看，国内对于妇女参政的研究具有时代性和政策性的特点。按照时间节

点来分阶段研究，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几个鲜明发展转折点同时也与中国女性发展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

的联系。跟随政策变化来选择研究问题，则是由于中国妇女发展的最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离不开国家政权

的干预，中国妇女发展水平在近些年的突出伴随着国家政权的带领和扶持，因此国家政策的风向也在不

断影响中国妇女的发展情况。国内关于妇女参政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和结论同样数量繁多。比如，基于

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众多学者从各种研究视角，研究发现了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的双重

作用对于妇女参政情况的影响很大[14] [15] [16]。祝平燕(2006) [17]研究社会转型前后妇女参政制约因素，

发现二十世纪时学界内普遍认为妇女自身的参政兴趣和参政能力是主要因素，后来自社会性别等女性主

义理论引进后，学者们更加关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制度性因素。吴帆(2014) [18]则利用少见的城乡视角，

研究发现妇女参政的影响因素与城乡间的差异表现相关。 

3.1. 农村基层妇女参政的影响因素 

农村基层妇女参政水平跟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变化，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近年来农村妇

女参政水平的上升速度不容乐观。农村妇女的参政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

升阶段”，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下滑阶段”，今天的“缓步上升阶段”[19]。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

得知农村妇女在党和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参与村庄治理的经历。在那个物质匮乏

的年代，农村妇女在村庄治理中的地位和比例几乎可以与男性持平。后来，随着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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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变化，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水平却随之下降。关于导致农村妇女权力参与基层治理水平下降的影响因

素，总体上可以归为三大类：分别是政策制度、社会环境以及妇女主体[20]。 
刘筱红和周鹏程(2014) [21]研究的参政妇女对象处于前两个阶段之间，即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农村基层

治理制度改革期间的参政妇女情况，发现那时妇女担任村庄主要管理者其实是多亏于自上而下的支持。

陈义媛和李永萍(2020) [22]研究的参政妇女对象是处于农村基层治理制度改革后的时期，妇女不仅逐渐退

出集体的社会化大生产中，也开始推出乡村政治舞台。农村妇女在村庄治理中的工作内容变成主要围绕

妇女、儿童和老人事业，即妇女权力参与村庄治理出现了“去政治化”和“社会化”现象[23]。潘萍(2008) 
[24]的研究农村基层自治治理中的参政妇女发展情况，发现其中部分村庄会为了迎合政策提高妇女成员比

例而刻意设置岗位，因而限制了妇女的工作能力和权力。这种只顾比例，而不顾妇女参政治理的“保护

性”政策，并不能够帮助从本质上改善农村妇女常常处于乡村权力边缘化的情况[25] [26]。 

表面上，社会大众文化宣称应摒弃旧时的封建文化。实际上，传统父权制度和传统社会性别观念仍

然都是影响农村妇女权力参与水平的重要因素。一边，照顾家庭仍然主要是农村妇女的任务[5]。另一边，

刘筱红和陈琼(2005) [27]研究发现村庄权力系统不适合妇女自身的女性特质，妇女反而要向男性的“力治”

特质考虑才能够获取更高的权力地位。除此之外，农村治理离不开党组织的参与，可这也是农村妇女会

受到性别的门槛限制的地方[28]。 
还有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地位和经济能力低于男性的背景下，农村妇女参政

的主体意识较弱，这才是现代提升农村妇女权力参与乡村治理水平需要重视的原因之一[24] [29]。乡村社

会中顽固的传统性别观念和男权制度影响，不仅导致乡村社会整体环境对于妇女权力参与乡村治理的阻

碍，还促使妇女为自己量身打造束缚行为的枷锁。许多农村妇女都是被自己落后封建的思想限制在了家

庭的一小方寸土地中。 

3.2. 城市基层妇女参政的影响因素 

在城市基层建设的变迁过程当中，城市基层妇女为构建基层贡献重要力量。建国之初，城市百废待

兴之际，许多待业在家的中老年妇女集中起来组成了居委会，帮助建设和治理城市基层[6] [30]。从今天

的实际情况看来，城市基层治理仍然是妇女占据半壁江山。综合来看，城市能够为参政妇女提供更具有

优势的条件。 
从经济的发展水平比较上来看，城市社会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参政资源，为妇女权力参与基层治理

提供了更多机会[31]。城市妇女寻找保姆以及家庭相关科技手段更加方便，因此拥有更多时间与精力于自

我发展[32]。城市的互联网发展也更加利于城市妇女参与基层治理，查询政治相关信息更加便捷[33]。另

外，城市的妇女接受教育程度也普遍高于乡村社会。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至 2010 年，城市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8 年，而乡村妇女的为 5.9 年，乡村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比城市妇女低 3.9 年，差异较为显著[34]。 
从妇女主体来看，城市妇女更加乐意主动权力参与基层治理，同时参与基层治理有助于妇女的家庭

地位和社会地位双双提高[35]。根据焦若水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观察城市社区所得的研究内容，可知城市

社区目前正在逐渐趋于“女性化”[36]。这不仅体现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妇女管理者的比例持续扩张，妇女

在基层治理领域中的优势也得到了普遍认可[37]。城市基层与农村社会的治理需求不同，城市社区居民之

间因为缺乏情感联系，反而更加需要善于沟通、感情细腻的女性管理者，而这种女性特质却在农村权力

领域遭受排挤[8]。 
综上看来，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城市与乡村基层政治领域之间，妇女权力

参与情况受到参政环境和自身的影响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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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综合上文中文献梳理和理论探究的内容，可以将影响城乡间基层权力的性别分配差异的因素分为：

妇女权力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环境以及主观能动性。这三大影响因素对于城乡间基层权力的性别分配

差异的影响程度最深，不仅主要导致了男女之间权力参与基层治理水平的差距，还是城乡妇女之间权力

参与基层治理水平的差异体现之处。在这三大影响因素的作用之下，可以探索妇女权力参与基层治理陷

入困境的具体道路。 
第一，妇女权力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在性别和城乡妇女群体内部具有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乡村妇

女的经历能力、时间资源、知识文化水平和社会资源都处于劣势地位。乡村社会长期以来收到传统父权

文化的深刻影响，大部分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一般都掌握在一部分“头部”男性的手中，这些男性常常

不仅是家庭和家族中的一把手，还是农村政治组织中的一把手。缺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条件，这就是

大部分乡村妇女的困境之一。 
第二，妇女权力参与基层治理所面对的环境，在性别和城乡妇女群体内部具有较大差异，具体表现

为农村男性和城市妇女在权力参与基层治理容易得到广泛支持，而农村妇女想要进入乡村公共领域的权

力核心，很难得到支持和认同。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和人脉资源的女性精英，

但是她们往往需要更加强势的领导特质，才能够勉强获得更多的基层权力。第三，妇女权力参与基层治

理需要妇女积极的主观能动性。过去是由国家政权的强势干预，但对于今天的许多乡村妇女来说，参与

基层治理是一件麻烦又无趣的事情，有了更多资源的女性反而可能更加倾向于离开乡村发展。 
总之，妇女权力参与基层治理水平与男性之间的差距，在城乡基层管理与决策领域中具有显著差异，

这归根结底与城乡基层领域间的差异具有重要联系。因此，要想依照《纲要》中的目标计划来促进提升

基层妇女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以利于早日实现男女平等的国家策略，各地应该考虑到城乡基层政治领域

中妇女的不同情况，制定能够发挥实际效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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